生活教育：高中历史生活化教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

   ——以部编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的教学为中心
                           长汀县馆前中学    严立明
摘要：在高中阶段，因历史教学远离学生生活而导致学习低效的现象依然存在。历史教师在深刻领悟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发挥指向生活力的学习目标确定、依托乡土资源的生活情境铺设、结合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基于实践活动探究的作业完成等路径的串联作用，以促进学生历史学习效果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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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历史课堂及其内容，或因历史教育功能的异化而变得枯燥乏味；或因历史教材文本的纲要化而显得空洞抽象；或因历史教法学法的定式化而搞得兴味索然；或因历史学习空间的狭窄化而弄得机械单调......如何让历史课堂对学生永葆吸引力和生命力？又怎样提升高中历史教学的整体效果？陶行知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1]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涵括本体论、场域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等“四论”，思想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实操性强，它对当前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启示价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探析和领悟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让历史及历史教学重新回归学生生活的轨道，通过打通历史与当下、古人与今人、史识与史智之间的人为隔阂与藩篱，使历史及历史教学链接生活、关联生活不失为一条解决前述问题的可行的、有效的门径。那么，高中历史生活化教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实施路径又有哪些呢？笔者拟以部编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的教学为中心，对这些问题略作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高中历史生活化教学的理论基础
较早对生活与教育这两者关系进行阐析的是英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和瑞士近代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其中，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在《教育论》一书中强调：真正的教育应当是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为人的完整的生活做准备。教育应当是与个人生活、生活生活密切关联，为未来生活做准备，不可撇开生活而进行简单化的知识传授。[2]瑞士近代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则主张：教育要严格遵循儿童内在的心理发展规律，发展儿童内隐的本质，强调儿童要通过实践活动学习。[3]
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赫伯特·斯宾塞和裴斯泰洛齐的思想主张，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杜威先生的爱徒、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立足近代中国国情，创构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四论”，即“生活即教育”（本体论）、“社会即学校”（场域论）、“教学做合一”（方法论）、“培植生活力”（目的论）。其中，“生活即教育”（本体论）包含三方面的意蕴：一是我们所过的生活及生活所面临一切事物,都可以是教育的内容；二是生活与教育必须保持一致性，否则就不能起到教育的作用；三是教育不能远离生活，必须与生活相关联，甚至与生活融为一体。[4]

与杜威教育思想成果相比，陶行知强调“生活即教育”，教育的内容应该是“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所有内容可以成为学习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而言，陶行知生活理论蕴含的教育内容更丰富；陶行知认为“社会即学校”，教育应该打破学校的“围墙”，冲破学校“围墙”的束缚，走向社会，走向自然，从这个角度而言，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实践范围更宽广；陶行知主张“教学做合一”，以“做事”为中心，学生在“做”中学，教师则在“做”中教，从这个角度而言，陶行知的教育方法操作性更强；陶行知揭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5]，使学生掌握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创造能力等，其核心就是培养学生发现实际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陶行知所揭示的生活教育目标指向更明确、更具体。

在深刻领悟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高中历史生活化教学就是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为理论指针，以培植学生的生活力为目标，以历史情境、生活情境、问题情境交替使用为教学手段，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回归真实生活的轨道，增强历史对于学生的吸引力，让学生在多元的探究性历史学习与评价活动中提升学科素养。

二、高中历史生活化教学的实践探索
（一）定位：确定指向生活力的学习目标

在教育目标方面，陶行知先生着力主张：“学校应该给学生一种生活力，使他们可以单独或共同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6]长期以来，受纯纸笔测验的影响，不少历史教师仍然把纯知识的传授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使学生沦为知识的奴隶。这种做法使原有的历史教育功能异化，使原本多彩的历史学习方式僵化，从而导致学生的生活能力走向钝化。基于此，结合学生的知识能力储备及现实生活条件，预设指向学生生活力、生存力和创造力的学习目标是实现高中历史教学生活化的第一步。

以《两次鸦片战争》一课学习目标的确定为例。如果是传统的历史教学，教师只会着眼于本课知识点笼统地、简单地把本课的教学目标设置为：了解鸦片战争的背景；知道鸦片战争的经过及结果；理解鸦片战争的影响。这种就知识论知识、只考虑教什么的“灌输式”的学习目标脱离了学生实际的生活，偏离了历史学习的中心，背离了历史教育的初衷。为此，要真正达成历史学习和历史教育的目标，应该立足本课学习内容的基础上，确定指向生活力培养的学习目标。故本课的学习目标可以确定为：1.查阅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归纳鸦片战争前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因素；2.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进一步概括两次鸦片战争战败除了武器装备的其他因素；3.与道光皇帝相比，思考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畲等人在视界、眼界、境界方面的差异，并说说他们之间的差异对于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4.作为当代中学生，要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身上学习国际意识、开放意识并感悟其人其事蕴含的家国情怀。

（二）激趣：巧用乡土历史铺设生活情境
    陶行知说：“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7]如果高中历史教学要收获更理想的效果，要坚持以“学生的生活”为中心，创设丰富多元的生活情境，才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提升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吸引力。乡土历史资源是学生实际生活里的重要内容，近在咫尺，看得见、摸得着，具有生动直观的特点，历史课堂教学中适切地开发和利用乡土历史铺设学习情境，学生会倍感熟悉和亲切，从而大大拉近了历史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味。[8]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涉及这样一个历史结论：化石是研究远古人类历史的重要证据。笔者利用课件展示福建漳平象湖镇灶头村的奇和洞遗址图片和播放与之有关的电视新闻报道，学生眼前一亮，顿有自豪之感、亲切之感、好奇之感：原来自己的家乡亦有古人类遗址。奇和洞遗址不就是佐证“化石是研究远古人类历史的重要证据”这一历史结论的身边实例吗？此时，“化石是研究远古人类历史的重要证据”这句话不再是抽象、空洞的历史结论，因为它与乡土历史勾连起来了。又如，在学习“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这部分历史时，笔者利用家乡闽西红色历史资源调动学生学习红色革命历史的热情。闽西地区素有“三红”之美誉。闽西有许多红色革命历史遗址，如上杭古田会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松毛岭战役遗址、长汀辛耕别墅、上杭文昌阁等；也有许多红色革命故事，如“六子当兵的故事”“门板的故事”“杨成武的故事”“九军十八师的故事”等等。这些闽西红色历史资源或口述或课件、视频展示，既使静态教材文本转化为贴近学生生活的动态历史学习文本，又使历史学习和历史课堂“有血有肉”而更鲜活饱满。

（三）深化：发掘历史问题对接现实思考

     陶行知先生在《每事问》一诗中写道：“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9]学科教学中，教师既要创设学生敢问、想问、勤问的民主宽松环境，也要指导学生能问、会问、善问的方法与技巧。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科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具体到历史学科，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发掘和思考历史问题，更要导引学生解决与历史学科相关的现实问题。                      

以古代工程“都江堰”教学为例，笔者利用短视频揭示了都江堰所蕴含的古代中国人的高超智慧：李冰等充分利用岷江两岸的自然地理条件，巧妙运用都江堰各主体工程的连锁串联作用，创构性地实现了都江堰分水、导水、壅水、引水和泄洪排沙等功能。为成都和周边城镇在供水、水运、环保和防洪等方面发挥了诸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影响至今。此外，造福千载的都江堰在长期治理实践中独创的“笼石工程”“杩槎工程”“干砌卵石工程”“桩工与羊圈工程”“河方工程”等传统工程技术为当今水利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笔者发现，学生在观看此视频过程中，一边对都江堰的精妙设计赞不绝口，一边也困惑于这些现实的技术问题：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想到这些既省时、省力又省费的水利技术的呢？岷江水流湍急，他们又是如何顺利施工的？如今的我们可以从世界水利史上绝无仅有的都江堰工程设计原理及运行机理中借鉴哪些智慧？这些现实问题有些涉及专业的水利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学生依凭目前的知识储备暂时难以解决。但是学生能够根据所学的历史内容对接现实、贯通古今的思考已经埋下了创造精神的“种子”。

（四）达成：利用探究性作业提升实践能力
     陶行知强调: “假如语言脱离了具体实践，它将成为无本之木。”[10]新课程推展以来，设计并布置探究性作业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成为当下越来越多教师提升学生学科综合实践能力的着力点。探究性作业实际上是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对接与关联而进行一种深度思考与实践。它有利于学生高效地融入历史学习氛围之中而“神入历史”，也有利于学生摆脱枯燥、单调、乏味的历史学习方式的束缚，更有利于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

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一课时，教材中有个“历史纵横”栏目提及了“三线建设”，虽然这部分内容不是课标所要求的重点内容，但是笔者觉得可以以家乡的“红旗机器厂遗址”作为切入点，设计了一些富有探究性的、综合性的、可操作性的课外作业：1.通过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了解家人或者邻居有去过家乡“红旗厂”吗？如果去过，他们对家乡“红旗厂”的印象如何？2.通过实地考察，把你认为的“红旗厂遗址”最有“历史味”的一些现场照片保存下来并说明你的理由。3、请同学们查阅相关文献，并判断家乡的“旧红旗厂”属于“三线建设”吗？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4.家乡的“旧红旗厂”由于种种原因荒废多年，你有什么开发建议？5.写一篇关于“旧红旗厂”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这份课外探究作业，从内容上看既关联教材文本，又贴合学生生活的人文环境；从形式上看，既有口头完成的又有书面完成的；从价值上看，既有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功能又有提升学生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创造能力的功能。面对类似创新样式的生活化课外作业，学生的态度是积极的，学习效果是显著的。

三、结束语
朱永新教授说：“生活的味道越浓，教育的意义就越大，坚持下去就会产生奇迹。”历史学科要永葆无穷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历史教学就要恒常性地不断渗透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历史课堂则要贴近学生生活而充满“生活味”。如果要使历史学科真正成为学生生活力提升、人文情怀涵濡的主要学科之一，需要历史教师在坚守生活化的教学理念的前提下，通过确定指向生活力培养的学习目标、铺设关联学生真实生活的学习情境、探究基于学生生活的现实问题、设计和落实探究性、实践性作业等举措的贯彻，提升学生的学科能力、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和创造能力并涵养人文情怀。惟其如此，学生才可能在书本与生活、学校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进行自由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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